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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冰　与　许　逊＊
———蜀赣道教文化比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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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金 凤

提　要：李冰、许逊是历史上以 “治水”著名而最终成 “神”的人物。从治水的功绩而言，李冰
远大于许逊。然在民间社会乃至封建国家的祀典中，李冰的地位和影响却远逊于许逊。个中主要原
因，是蜀赣道教造神方式及其地域信仰文化不同。
陈金凤，历史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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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因 “治水”而名垂青史的
人物，战国的李冰和晋代的许逊即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在历史的实际中，李冰治水有诸多具体的
事迹，许逊治水则多是杀蛟镇龙之类的虚虚实实
的故事，李冰治水的功绩远大于许逊。然而，在
传统的中国民间社会乃至封建国家的祀典中，许
逊的地位和影响却远高于李冰。这其中的缘故，

很大程度上与基于蜀赣两地地域文化的民间道教

造神行为相关。

一、李冰治水事迹的演化

秦惠王九年 （前３１６）灭蜀后，即在蜀地展

开大规模的军政建设。因蜀地水害严重，治水遂
成为秦国抚蜀安民、发展经济的要务。大约在秦
昭王三十年至秦孝王继位 （前２７７—前２５０）期
间，蜀郡守李冰主持了多项建设工程，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川西平原的岷江综合治理水利工程。
《史记·河渠书》曰：“蜀守 （李）冰凿离堆，辟
沫水之害，穿二江于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

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
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
也。”《华阳国志·蜀志》曰：“（李）冰乃壅江作
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
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
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
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

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

天下谓之天府也。”总之，李冰所修的这一水利
工程，集防洪、交通、灌溉为一体，不仅在当时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泽被后代。此外，
《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乃自前湔堰上
分穿羊摩江，灌江西。”“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径
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
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
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
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
润稼穑。是以蜀人称郫、繁膏腴，绵、洛为浸沃
也。”

古代的 “沫水”，或指今大渡河，或指今青

衣江上游的宝兴河①，与都江堰无关。有研究者

因此认为，李冰所凿的离堆不是今都江堰玉垒山
前的离堆，而应是大渡河、青衣江口今乐山城外
的江边大悬崖，即 《水经注·江水》中所谓的
“垒坻”。至于都江堰由谁首创，实不易考证。
《尚书·禹贡》称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似乎
岷江分流入沱江的工程，是大禹治水之功；《华
阳国志·蜀志》说蜀帝杜宇时，“其相开明决玉
垒山以除水害”。另外，作为都江堰主体工程的
鱼嘴分水堤，《史记》、《汉书》都未曾提及，直
到东晋常璩作 《华阳国志》才说到 “李冰壅江作
堋”之事。这或许表明都江堰其实至汉代都还没
有最后修成，李冰在都安 “壅江作堋”的说法并



不可信。据清乾隆 《灌县志》载： “疏江亭，又
名导江亭，在治西二里。相传大禹导江于此，后
人有碑尚存。”明杨升庵 《游疏江亭观修都江堰
诗》称：“井居需养非秦政，作堰淘滩是禹神”，

将修都江堰的功劳，归之古蜀大禹，而非秦李冰
的政绩。清人胡渭 《禹贡锥指》中，也明确否认
“秦守李冰”穿成都二江，将其事归之大禹。简
言之，《史记》、《华阳国志》等史籍有关 “李冰
治水”的记载，或是基于李冰治水业绩而集众人
之功于李冰一人之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汉以来李冰治水的事迹
也在不断神话化。著名的李冰化神牛斗江神的传
说就是典型的说明。据 《水经注》卷３３ 《江水》

引 《风俗通义》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
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

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
淡淡。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
斗于江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
‘吾斗大极，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
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
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在这个神话中，

李冰化为苍牛与残害百姓的江神相斗，最后斗杀
江神，民不复受害。又 《太平广记》卷２９１ “李
冰”条引 《成都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
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截蛟，己为牛形，江神
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
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

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
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
牛斗于江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
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
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

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圮，虽甚秋
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
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
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
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

《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
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
之。”《华阳国志·蜀志》记李冰 “于玉女房下白
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
足，盛不没肩”。这一记载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
证，１９７４年在修建都江堰外江水闸时，于鱼嘴

附近江底挖出两石人，其一胸刻 “故蜀郡守李府
君讳冰”，此李冰石像左右两袖各刻一行字，合
为 “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尹龙、

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建宁元年即汉
灵帝元年 （１６８）； “珎”即 “珍”，读为 “镇”，
“珍水”就是镇水②。这说明李冰至迟在东汉中
晚期已被官民当作神人崇奉。只是崇奉档次不
高，“李冰”只是代表民众利益与江神盟誓立约
的神性使者，并未获立祠供奉。似乎当时民众通
过水利技术造成 “竭不至足，盛不没肩”的调控
效果后，仍不自信，希望得到江神的恩准，因而
要借重传说中善于与江神打交道的先贤李冰。随
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对修堰治水
的能力加强、信心增高，遂愈加推重李冰，而冷
落江神，径直祭祀李冰了。《灌县乡土志》：“西
路古有望帝祠，旧址在今崇德庙，祀李公”；《岷
阳古帝墓祠后志》：“蜀人祀李冰，考其遗迹，则
灌口之李冰庙即杜宇之故址；齐建武中，自灌徙
郫。”③据此，二王庙现址早先本是祭祀古蜀君主
的 “望帝祠”，南齐明帝建武 （４９４－４９８）时被
改为祭祀李冰的祠庙。这可能意味着李冰修建都
江堰的说法至此时已是深入人心，而古蜀开明原
有的水利荣誉，就再也无法维持了。五代十国时
期，蜀地割据政权张扬地方文化，推崇本地神
祇，相继加封李冰为 “大安王”、“应圣灵感王”，

大大提高了李冰在儒教体制中的地位。北宋赐其
庙号 “崇德”，开宝七年 （９７４）改封之为 “广济
王”，每年举行一次官祭；元朝加封为 “圣德广
裕英惠王”；清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改封 “敷泽兴
济通佑王”，后又改为 “通佑显惠襄护王”。

二、许逊治水神迹的真相

许逊 （２３９－３７４），又称 “许真君”，晋朝豫
章 （今江西南昌一带）著名道士，宋元时代被奉
为净明道的创始人。许逊治水是与 “斩蛟镇龙”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寰宇记》卷１０７引南
齐刘澄之 《鄱阳记》言信州贵溪县有馨香岩，
“昔术士许旌阳斩蛟于此岩下，缘此名焉”，可证
至迟在南北朝时已有许逊斩蛟之说。历隋唐五代
至宋元，许逊斩蛟治水故事已特别丰富。南宋白
玉蟾 《玉隆集·旌阳许真君传》、元刘玉 《净明
忠孝全书·净明道师旌阳许真君传》中，收录多
则许逊斩蛟杀蛇的故事，涉及长江中下游的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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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安、海昏、长沙、豫章诸地。略举一则以
说明之：时海昏上辽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
云，亘四十里，人触在其气中者，即被蚕吸，江
湖舟船亦遭覆溺，大为民害。真君乃集弟子，将
往诛之。初入其界，远近居民竞来告恳，真君
曰：“世运周流，当斯厄会，吾之此来，当为汝
曹除之，誓不与此蛇俱生也。”于是卓剑于地，

默祷于天，良久，飞泉涌出，有赤乌飞过，遂前
至蛇所，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不
能出，复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出，举头高十余
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乃啸命风雷、指呼兵
吏以摄伏之。吴君乃飞步踏其首，以剑劈其颡，

施君、甘君引剑裂其腹，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
丈，奔行六七里，闻鼓噪声，犹返顾母。弟子请
追戮之，真君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五百
年后，若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松柏
为验，其枝拂地乃其时也。”此外，民间还有更
多的许真君斩蛟镇蛟的故事。据 《太平寰宇记》

载，信州贵溪县馨香岩、吉州吉水县悬潭、洪州
奉新县冯水、兴国军大冶县，都有许逊斩蛟的遗
迹。例如，江西奉新县会埠乡挂榜山，相传许逊
追逐蛟龙到这里，折芦为矛，剪茨为镞，以抵御
蛟龙，后人就将此山改称 “芦茨山”；宋埠镇锁
石村的得名，因传说许逊追蛟至此而锁此石以镇
蛟龙。湖北武昌也有许逊斩蛟的遗迹，元郑元祐
《伏蛟台记》记：“至正四年，秋君舣舟东胡，夜
睹光怪赫然出堤南，即其地得铁券一玦，上有盟
告之词，则都仙斩蛟之埋铭也。要与铁柱相表
里，可信不诬。”④元成珪 《胡道元隐东胡得许旌
阳铁符延瘗蒨名伏蛟台道元由广陵入京赋此以

别》诗曰：“许令宫前蒨卜邻，铁符传得尚如新。

一弹指内三千仞，八百仙中勾几人。”⑤传说中许
逊以剑驱邪斩蛟，遂使其剑也神灵起来。唐戴孚
《广异记》载：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
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
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
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
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奉新赤田乡有一口 “剑
井”，相传玉皇大帝派女童在柏林观送了两把神
剑给许逊，许逊得剑后在此 “试剑透石，迸泉为
井”。又元揭傒斯 《庐陵玄潭观旧藏许旌阳斩蛟
剑与兴国有一道士过庐陵窃之至于京师以献吴真

人邀予赋诗遣还本观》诗曰：“吴公念念旌阳令，

未说斩蛟心已敬。尚忆提携典午间，一扫长江如
镜净。……此时吴公按剑怒，誓斩长蛟献明主。

剑光耿耿天不语，掷与玄潭镇千古。”⑥明张宇初
《白鹤观志序》称：“许君积功江汉间，若其图松
御怪，斩蛟蜃，祛地孽，以三尺剑致功，可益万
世，其名迹垂之无穷，必然矣。”⑦

许逊斩蛟镇龙以治水的故事，在江西及其周
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著
名的 “水神”。明代王洪 《铁柱仙踪》： “豫章城
中旌阳宫，铁柱下与沧溟通。九泉深锁地脉静，

万古不共长江东。风云澒洞蛟下蛰，雷电晦冥降
神工，异哉灵迹不可测，可洛因之思禹功。”⑧这
一现象的出现，与豫章 （江西）地区的生态环境
密切相关。豫章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向来洪水
为患，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特别是发洪水
时，江湖中大量蛇蟒、鳄鱼之类的动物常常上岸
残害生灵。先民缺乏科学知识，以为蛇蛟有种种
超自然的神异力量，是发生水害的根源。加上古
代楚越地区巫觋之风盛行，一些奸巫为了私利，

也有意捏造蛟精蛇灵之类的故事蛊惑人心。在
《旌阳许真君传》中有以下记载：许逊过西安
（今江西修水）途经县城西小庙，有近告者曰：
“此有蛟孽害民，知仙君来，往鄂渚避矣，后将
复还，愿为斯民除之。”真君知其为庙神也，如
其言，蹑迹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惊顾悚惕，

见真君至，皆趋相谒云：蛟伏前桥下，请君亟图
之。真君至桥侧，斩于上流。这三个惊慌失措的
老者，无疑就是操弄蛟事的神巫。在生产力有
限、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豫章及周边地区的民
众，常常陷于水患的恐惧之中。恐惧造 “怪”，

崇敬造 “神”，恐惧令水患成了水怪，崇敬则令
治水人物变成了神。人们怀着宗教与世俗的目
的，赋予治水人物以斩蛟镇龙的英雄形象。这些
英雄的相关故事，其共同主题是隐喻着人类对水
的支配和胜利，是通过水神水怪的被杀死亡而取
得再生的契机。因此，雨水丰沛、江河湖泊纵
横、洪水易为泛滥的江西以及湖北、湖南、福建
等周边地区，易产生出许逊式的治水英雄并不难
理解⑨。如传说汉武帝曾追蛟、射蛟于九江湖
口；晋张鉴 《浔阳记》载，孙吴时，九江浔阳城
东门外常有一蛟兴风作浪，为害居民。道士董奉
置一丹符于水中，不久蛟死浮出。《晋书·周处
传》载有晋侠士周处入江诛蛟的轶事。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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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上述地区曾出现过不少领导民众治水患的英

雄人物，其事后来不断地被民间传说附会到了许
逊一人的身上，而其他人 （神）则事迹不显。由
于晋唐以来这些地方的水患不断被平治，以及其
功绩多被民间传说附会到许逊 “斩蛟”之上，而
令许逊的形象不断显得高大，也使许逊崇拜不断
得到了加强⑩。

遍检有关许逊的史志，除了许逊有立靖施
符、斩蛟缚龙以治水的记载外，难见其兴修水利
工程之类的具体治水事迹。许逊治水在于他以道
术摧毁了那些借蛟蜃恐吓、骗取钱财、阻碍水利
建设的奸巫势力，为科学治水、通航开辟了道
路瑏瑡。因此，许逊斩蛟镇蛟而治水的 “事迹”，

除了民间的创作外，也是江西道教积极创造发展
而来。许逊 “治水”，一开始就与道教密切相关。

凡涉及到许逊的道书都记载：晋室纷乱，任职旌
阳令的许逊弃官而遨迹江湖，寻求至道，得神仙
术。后又遇上圣真人传授太上灵宝净明法，获斩
邪擒妖之道法，遂开始了在江西及周边地区的斩
蛟治水。

总之，许逊斩蛟除患并铸铁柱、铁符镇之诸
事，实际上乃是其平治水患的一种宗教化象征。

许逊 “治水”作为及其传说，毕竟有利于江西及
周边地方社会，也寄托了民众对治水英雄的崇拜
情结。正如北宋王安石在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作
《重建旌阳祠记》称：许逊有功于洪州，洪州人
民祭祀他，既虔诚，又持久。

三、李冰、许逊治水 “功绩”的消长

自汉代以来，李冰的治水 “功绩”不断上
升，赋予不少 “神”的色彩，形象愈来愈高大。

然而，自晚唐五代始，李冰的治水 “功绩”也逐
渐被分化，甚至包括李冰治水事实本身也在不断
弱化。

都江堰渠首所在地附近的青城山，自魏晋始
就成为巴蜀最重要的道教中心。然直至唐代，青
城山道教与山下的都江堰还没有发生明显的联

系。五代前蜀时，蜀地道教领袖杜光庭甚得蜀帝
宠信，被王建封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
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其后又被王衍封
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杜氏中年时代已经
常出没于青城山，晚年则常居青城山白云溪，光
大青城山道教的欲望极其强烈。他对著名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甚为关注，在 《录异记》、 《治水记》

等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谈到都江堰，并利用人们
对早期治理都江堰人物认识的不确定性，构建道
教系统下的 “治水英雄”。《治水记》说：“杨摩
有神术，于大皂江侧决水壅田，与龙为誓者，磨
辅李守，江得是名，嘉阙绩也。”杜氏此说大概
是源于当地土著民族的传说。汉唐时期，广居川
西平原上的氐人普遍汉化，杨姓为大姓。《华阳
国志·蜀志》载成都大姓有杨氏、武阳大姓多达
七杨、郫县有杨伯侯、什邡大姓有杨氏，新都有
名士杨厚等。古代氐人多以羊为图腾，羊摩
（“羊”姓后来写作 “杨”）或为氐人首领。杨摩
经道家的改造渲染，分占了李冰 “穿羊摩江”和
“与江神为誓”二功。唯杨摩本形在土著中印象
太深，难以自由发展，还不能也不敢用他去夺占
李冰的主要功绩。于是相传为隋代嘉州太守、道
家仙人的赵昱，又应运而生。

据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３９引 《龙
城录》：赵昱 “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事
道士李珏”，隋炀帝以其贤，拜嘉州太守。“时犍
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人患之”。赵昱莅政之
后，即 “持刀没水，顷刻江水尽赤，石岸半崩，

吼声如雷，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
出，州人事为神明。隋末大乱，以隐去，不知所
终。（唐）太宗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
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

见于波面。眉山太守上章，赐封神勇大将军，庙
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
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赵昱隐于西蜀
道家圣地青城山，入波斩蛟，皆为道家故事。但
晚唐五代常居青城山且著述丰富的名道杜光庭，

却从未言及此人，可见当时赵昱故事尚未流传。
《龙城录》乃宋人王铚托名唐柳宗元而撰，有关
赵昱入江斩蛟的事迹，应始于五代后期。赵昱故
事活动的中心，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嘉州，但强调
他修道于青城山，庙食灌江口，才是其实质所
在。赵昱在嘉州治水，却庙食灌江口，违背中国
古代庙食制度的一般原则，显系道家强行编造所
致。只不过由于道教势力控制着二王庙、伏龙
观，这个编造的神话最终被实现，为官方、民间
所认可。赵昱的故事后来又有一些改变，《三教
源流搜神大全》卷３说：“清源妙道真君，姓赵
名昱，从道士李班隐青城山。隋炀帝知其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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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嘉州太守。郡左昔有冷源二河，内有犍为老
蛟，春夏为害，水汛涨，漂淹伤民。昱大怒。时
五昌间设舟七百艘，甲士千余人，民万余人，夹
江鼓噪，声振天地。昱持刃入水。有顷，其水
赤，石崖奔怒如雷，昱右手持刃，左手持蛟首，

奋波而出。时有佐昱入水者七人，即七圣是也。

公斩蛟时，年二十六岁。隋末天下大乱，弃官隐
去，不知所终。后因嘉州江水涨溢，蜀人见青雾
中乘白马，引数人，鹰犬弹弓，猎者波面而过，

乃昱也。民感其德，立庙于灌江口奉祀焉。俗曰
灌口二郎。太宗封为神勇大将军，明皇幸蜀，加
封赤城王。宋真宗朝，益州大乱，帝遣张乖崖入
蜀治之。公谊祠下求助于神灵，克之，奉请于
朝，追尊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瑏瑢与 《龙城录》

相比，在这个故事中，赵昱的道士身份得到强
化；斩蛟的场面更加生动；赵昱的形象与宋元时
期的 “二郎”的形象趋于一致化。赵昱的故事，

本是二郎故事兴起的若干来源之一；赵昱的形
象，或许即是根据当时已经定型的二郎形象而
来瑏瑣。另外，据上引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文，

在唐太宗封神以前，当地民众感戴赵昱的恩德，

已为赵昱立庙于灌江口，俗曰 “灌口二郎”。又
据 《八闽通志》载，宋真宗时，益州大乱，张泳
奉旨入蜀平乱，得到二郎神的帮助。事后张泳奏
请追封川主赵昱为 “清源妙道真君”。从此，这
位 “二郎神”声望日隆，宋元明时代的小说戏曲
及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基本上就是这位赵二郎
的形象和 “神迹”。至清代，某些地区甚至以赵
昱代表李冰，号称 “川主”。 《灌县文征》卷５
《李公父子治水记》云：李冰治蜀治水，“益州始
为天府，故世称曰川主”。而 《彭水县志》称：
“川主庙祀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或谓当祀赵昱
者。考赵与李皆以治水立劝于蜀，并具有川主之
称。”当然，努力维护李冰形象的儒家 （官府）

并不认同这种造作，也利用已有的传说强化李冰
“事迹”，如 《龙城录》载唐太宗封赵昱为神勇大
将军、唐玄宗其为封赤城王，却又被 《灌江定
稿》附会到了李冰身上。

蜀中民间传说，在修建都江堰工程中，李冰
次子 “二郎”有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之大
功。此类传说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似始于北
宋。南宋词人杨无咎 《逃禅词》之 《二郎神·清
源生辰》曰：“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

前古。”已明显是夺李冰 “灌口擒龙，离堆平水”

之功予二郎了。明范时儆在 《重修灌口二郎神祠
碑》中说：“秦蜀守李冰凿离堆，然后沃野千里，

号称陆海；考厥成功，实其子二郎以神力佐之
也。”然明高韶 《都江堰铁牛记碑》曰：“灌有都
江堰，自秦蜀守李冰命其子二郎凿离堆山创筑
之，以障二江之水。受作三石人、五石犀以镇江
水以压水怪，以灌溉川西南数十州邑之田。”这
里则变成了全是二郎的功劳。 《重修什邡县志》

卷８载 《万历碑》说：李冰 “遣子二郎董治其
事，因地势而利导之，先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

三十六江以次而沛其流，西南十数州县高者得
种，低者可耕，蜀中沃壤千里，号称陆海，万民
利之”。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续修 《江津县志》

卷４ 《新川主庙》载彭维铭记说： “秦蜀守李冰
使其子二郎除水怪，凿离堆，穿内外二江，灌溉
十四州县田亩，沃野千里，号称陆海。”这是用
二郎来取代李冰的主要功绩。

在 《史记》、 《汉书》、 《华阳国志》等诸书
中，都未提及李冰有子，“李二郎”大概与大多
数神灵一样，或也是人们无中生有地想像与创造
的产物。在重视家庭伦理的古代中国，神而有子
乃是民间与道教的造神习惯。李冰既然是著名的
治水之神，那么给他造个儿子襄助其治水也在情
理之中。李冰自汉代以来过分的神异化与儒教的
理性风格不尽融洽，因此被纳入儒教祀典以后，

他在民间传说中的神异性较浓的方面就逐渐异化

为另一神格，以其儿子的身份的出现。这大约不
会早于唐代后期，因为佛教输入的印度神 “毗沙
门天王”在唐代经密宗宣扬而深入人心，其子二
郎独健也红极一时；受其影响，民间出现了几个
汉化的 “二郎神”。 “唐大曲有 《二郎神》，见
《教坊记》，即演其事。蜀教坊之 《灌口神队》以
舞队为水斗伏龙之戏，下及宋元杂剧院本，俱有
《二郎神》目，亦演此戏。”瑏瑤至今流传的二郎神
形象，大约是民间依据本土传说的李冰之子、赵
昱、杨戬及外来的二郎独健等角色逐渐归并混融
而成的。总之，在重宗法伦理的古代中国，塑造
的李冰之子 “二郎”亦成为治水英雄，无论民间
还是官府都不会反对，用他来暗中排挤、分割李
冰的功绩最为理想。另外，在佛道两家素来争夺
激烈的唐宋，改造 “二郎”，或许还有道家力图
压制佛家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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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蜀政权对本地民间崇拜的身世模糊的灌

口二郎神封以王爵、血食羊祭。宋朝建立后，重
整规范道教秩序，对蜀人推崇的二郎神不无顾
忌，曾去其王号，禁令祭赛。同时又试图对二郎
神崇拜加以引导，提升其伦理品格。一度将二郎
神认定为隋末官僚、道士合一的治水济民的赵
昱，宋真宗封之为 “清源妙道真君”，然而在蜀
地民众中的认同程度似乎不高。据 《宋会要·礼
二十》 “郎君神祠”条云：宋仁宗嘉祐八年
（１０６３）对 “二郎神”又重新认定：“诏永康军广
济王庙郎君神，特封惠灵侯，差官祭告。神即李
冰次子，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命去王
号；至是军民上言，神尝赞助其父除水患，故有
是命。”此后几十年，又陆续加封为 “灵惠应感
公”、 “昭惠灵显王”。宋徽宗政和八年 （１１１８）

八月改封之为 “昭惠显灵真人”。南宋时仍复王
号，一庙奉二王，后来遂有 “二王庙”之名。灌
口二郎庙的香火日甚，“二郎神”的名声越来越
大。元朝至顺元年 “二郎”加封为 “英烈昭惠灵
显仁佑王”，封号比李冰还高。《清朝文献通考·

群祀考二》载，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改封二郎为
“承绩广惠显英王”，时礼部认为封儿子而不封父
亲似不妥当，所以雍正同时给李冰加封 “敷泽兴
济通佑王”。这就是灌口二郎庙由原名崇德祠改
为现名 “二王庙”的由来。不过，这位虚构的李
二郎，显然比实在的李冰更具魅力。至迟在清，

灌口二王庙中占据前殿的二郎神的已成了庙中主

角，李冰屈居后殿。虽有儒教卫士不满，如同治
时期的四川将军崇实作 《重建蜀郡守李公庙碑》

斥之为 “数典忘祖，子掩其父”，却也难拂民意
和已成事实，只得在离堆上的伏龙观重修大殿，

专祀李冰。晚清 “二郎”又改 “显英普济照福
王”，名声似乎又比其父响亮。

五代北宋时期，是青城山道教开始接受崇德
庙、伏龙观的阶段，也是道士试图把李冰从此二
祠庙中挤出去，但又限于民情、官府的压力，无
能为力的阶段。故道教力图将李冰直接转化为道
教人物，这集中体现在伏龙观的演变中。伏龙观
的前身是 “李公祠”，约始建于五代后蜀，至北
宋初开宝七年 （９７４）封李冰为广济王后，又称
“广济王李公祠”。大约此后不久， “李公祠”改
名 “伏龙观”。冯伉于景德年间 （１００４－１００７）

职任永康军时，下令将离堆上的伏龙观另迁，作

《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云：“尝览旧史，灿
然神迹。式将王命，躬身净功，历载维三。周视
其间，堂庑湫隘，命芟草以广其址，积石以增其
注。迁旧宇之翳荟，即孤山之显敝。……故灵其
立其左……故仙亭峙其右。”旧伏龙观的道教风
味已较浓厚，设有 “灵基”、“仙亭”和 “宝室之
穴”。新迁伏龙观中，有 “太上之殿”、 “朝真之
坛”，即供奉有太上老君，筑有通往道家仙境、

与仙人往来的朝真坛；李冰、二郎和老君共同享
受人间香火，自然都是仙道了。李冰死葬什邡，

但唐宋时流行的传说却说他在什邡遇羽衣人而飞

升成仙，人们还在李冰墓前筑了升仙台。道教对
有关李冰传说的影响，渗透到他生与死的全过程
中。综观这一时期有关李冰的传说，以青城山为
中心的西蜀道教势力，为了宗教利益，对李冰展
开了分、挤、拉的战略瑏瑥：分，表现在用新的道
教传说人物，如杨摩、二郎来分李冰治水之功；

挤，表现在用道教传说人物赵昱、二郎来排挤李
冰在治水、庙食、传说中的地位；拉，就是用道
教观念新创李冰传说，把李冰改造为道教神仙。

总之，要把二王庙、伏龙观改造成名正言顺的道
家庙观。明清时代，道士已常驻于二王庙。儒教
比较现实而理性，注重李冰的功德；道教比较浪
漫而感性，突出二郎的神迹。普通民众对理性比
较隔膜，对感性容易亲近。二王庙因为道士的经
营而更加具有群众性，也更加兴盛。其时二王庙
还顶着儒庙的名份，实际上已成为一座以二郎神
为主尊的道观。

与李冰治水事迹 （神迹）被不断分割、弱化
相对照的是，许逊的治水神迹却自晋以来不断地
增加，他人的 “治水”之事附合、累积于其身。

当然，直至唐代，许逊的诸多功绩还没有离开乃
师吴猛。如段成式 《酉阳杂俎》卷２ 《玉格》

载：“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

猛将除之，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

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因此，
《净明道师旌阳许真君传》所录第四则许逊率吴
君、施君、甘君诸弟子追杀巨蛇之事，据张泽洪
先生 《许逊与吴猛》一文考证，是由唐 《孝道吴
许二真君传》所载吴猛、许逊共同杀蛇之事改编
而来，而 《孝道吴许二真君传》之说则是从刘宋
雷次宗撰 《豫章记》所记 “道士吴猛与弟子杀
蛇”事演变而来；对于这种改编与演变，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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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夺吴猛之功归之于许逊”瑏瑦，如此一来，许
逊斩蛟缚龙的功绩得以大大提升，在民间社会中
愈显神异，最终被道教人士崇奉创造成为了净明
道的祖师。

唐以来，以许真君信仰为中心的洪州西山的
道教斋醮活动蔚为壮观。 《孝道吴许二真君传》

载：“四乡百姓聚会于观，设黄箓大斋。邀请道
流，三日三夜，升坛进表，上达玄元，作礼焚
香，克意诚请，存亡获福，方休暇焉。”瑏瑧白玉蟾
《玉隆集·续真君传》记，西山每年夏季，“诸乡
士庶，各备香华，鼓乐旗帜，就寝殿迎请真君小
塑像幸其乡社，随愿祈禳，以蠲除旱蝗。……六
旬之间，迎请周遍。洪瑞之境八十一乡之人，乃
同诣宫醮谢，曰 ‘黄中斋’”。唐宋洪州西山盛行
的 “南朝”、“西抚”，是许逊崇拜的民俗祭祀活
动，许逊仙仗所至之处，“士庶焚香迎谒者以千
数，凡所经由聚落，人民男女长幼动数百人，焚
香作礼，化钱设供，至有感激悲号者”瑏瑨。民间
还绘制许真君神像，张挂于神堂以奉祀。官方也
极其重视许逊信仰，北宋的西山玉隆万寿宫，已
升格为国家斋醮的坛场。 《玉隆集·续真君传》

记载宋徽宗玉册醮告词文曰：“维政和二年太岁
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谨谴入内
内侍省内殿程奇，请道士三七人，于洪州玉隆观
建道场七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

上启神功妙济真君。”南宋西山仍保持国家斋醮
坛场的地位。嘉熙元年 （１２３７）理宗举行的祈嗣
法会，作表曰：“伏为保延国祚，恭祈嗣续，敬
赍香信，祈荐冲科。命道官二十一员，于隆兴府
逍遥山福地玉隆万寿宫，启建灵宝道场一昼二
夜，满散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诞集嘉祥。

谨依旧式，诣逍遥山投送金简玉龙。”瑏瑩许逊被视
为江西福主，至清末所受香火仍然隆盛。另外，

作为净明道祖庭的万寿宫，自宋以来影响不断扩
大。宋徽宗时玉隆万寿宫仿西京崇福宫例，成为
江南一大道观。南宋王义山 《龙沙道院碑》：“洪
有玉隆万寿宫，亦祠所也。环数十里间，祠宇鼎
峙。”瑐瑠杨至质 《谢运使江古心万里请住玉隆》：
“试言道家之大山，莫若旌阳之故宅，冠袍所聚
之地，领袖必得其人。”瑐瑡白玉蟾曾赞叹说： “真
君垂迹，遍于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为观府为坛
靖者，不可胜计。”瑐瑢明张宇初 《妙灵观记》：“天
下名山川，古今真仙之名迹，在大有焉。而大江

之东西，尤为仙真窟宅，晋许旌阳兴于豫章，以
地灵而法阐。”瑐瑣明清以来，借助 “江右商”的势
力与影响，以许真君信仰为中心而形成万寿宫系
统，成为独树一帜的道门分支，普及海内外。

四、蜀赣道教造神方式与李冰、许逊的命运

中国古代道教有意识地把历史上的功勋人物

纳入道教神仙系统，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需
要，而且还包含世俗的政治、经济利益。蜀、赣
都是道教相当发达的地域，把李冰、许逊各自道
教化是相当自然的现象。然两地道教尽管都把李
冰、许逊努力纳入神仙体系，但在对他们 “治水
功绩”问题上采取了几乎相反的策略。蜀地对李
冰，予以贬低；赣地对许逊则大大加以强化。这
当然与李冰治水的功绩太大，而许逊治水的功绩
太小 （至少少见其治水事实）有关，但更主要是
当地道教出于各自利益考量的结果。

李冰所作都江堰对蜀地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其水神的地位实由官府确认。中国古代
小农经济社会，风调雨顺是基本的追求，各地都
有相关的水神。在儒家的神系之中，全国性的水
神已有大禹。李冰的地位和影响与大禹相距甚
远，自然不可能树立成一个与大禹并肩的神灵。

李冰作为川西的治水英雄，也不能代替全国各地
区的水神，只能局促于川西地域。即使是在蜀
地，也有开明氏之类的治水人物在与其分割影
响。几乎与此相反的是，许逊的治水神迹却在道
教的创造下不断增长。六朝时期，许逊在赣地只
是一个儒道结合以道为主的人物，社会地位不很
高，影响也不大。随着唐宋以来许逊崇拜的增
长，特别是宋元净明道的形成，重构许逊形象成
为江西道教努力的目标。而要张大许逊的影响，

自然必须提高其社会作用。除了大打儒家的 “孝
道”牌外，还极力鼓吹其 “治水”功绩，把他塑
造成有功于社稷的英雄。许逊治水的具体事迹难
寻，因此，就把民间传说的许逊斩蛟镇蛟之类的
“事迹”大加宣扬，同时集他人 “斩蛟治水”之
功于其一身，使其 “治水神迹”不断地丰富。研
究者指出，唐人 “夺吴猛之功归之于许逊”的改
编，对于推动许逊崇拜的意义巨大，它不仅借用
“斩蛟镇龙”这种中国古人所喜冠诸英雄异人的
方式抬高了许逊的地位，而且通过种种夸张的细
致描述突显了许逊的神通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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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树立为神，要赋予神迹，而要强化神
迹，就必须把现实的事物虚化。许逊身世隐约，

事迹神异，自然比李冰更适应道教造神。许逊是
以水神为基础，成功地转化为净明道主的。净明
道诸仙传皆记载许逊符水治病的法术，对此 《太
平寰宇记》卷１０６： “耆老传云：仙人许逊为蜀
旌阳令，具奇术。晋末人皆疾疠，多往蜀诣逊请
救之。逊与器投水入上流，疾者饮之，无不愈
也。邑人敬其神异，故以名水。”宋张秉 《玉皇
召许真君升天诏碑跋》：“许旌阳平昔刻意仙道，

尤长于符法。逮乎出宰是邑，愈□□前原滋拯济
生民，积有日矣。彼苍记录，颁诏赐丹，显迹当
时，盖夫奉行太上法箓，致有是域。”清赵翼
《檐曝杂记》卷６： “晏公庙，昔人以为江中棕
绳，许旌阳以法印击之，遂称为正神云。”许逊
以法术济世度人，这对西山道教的传播、民间许
逊信仰的形成，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宋苏辙
《栾城集·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昔东晋太宁之
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能以术
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

至于妇人孺子，亦喜为道士服。”如此，许逊成
为全能性的神，治水仅仅成为其道行的小部分。

这表面上弱化了许逊的水神形象，实际上是大大
扩张了其水神影响，因为由地方神灵变为了全国
崇拜的神灵，更有利于许逊治水神迹的宣扬。与
此相较，李冰由于功能单一，仍是以蜀地治水的
形象存在，导致其本身神迹难以全面塑造，从而
难以突破川西地方神的界限，反倒是 “二郎神”

在道教的大力塑造下功能齐备而走向全国。而这
又从另一层次减弱了李冰神迹的影响。

唐宋以来，虽然蜀地道教发展依然强劲，但
与赣地相较则显得落后了。赣地不仅形成了以龙
虎山为中心而影响全国的天师正一道，而且以南
昌西山为中心以许逊为形象创立了净明道派，这
使江西在树立许逊的神仙事迹上处于极其有利的

地位。据 《玉隆宫会仙阁记》，西山号称 “神仙
之会府”、“江汉湖海之士远道而来”。道教传说
中，许逊神迹也在蜀地广为流传。在造神运动
中，江西道教人士及其宗派是极力地塑造许真君
形象，一心一意地抬高和维持其地位。而蜀地青
城山道教不仅不把李冰作为着力塑造的对象，反
而有意地压制其社会影响，分化其神迹。这无疑
使李冰的形象最终落后于许逊。

总之，在道教造神的意识下，以 “治水”著
名的李冰、许逊，经道教出于信仰或利益需要的
改造，李冰治水神迹不断被分割、地位下降，而
许逊治水神迹不断丰富、社会地位不断上升，一
抑一扬，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也创造了道教
史上的一个极其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宗教文化现

象。
（责任编辑：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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